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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主题曲，
在我们济南其实也有“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之处，那就是旧军门巷
和卫巷。

过去，旧军门巷在卫巷的西边。
明代称总督为“军门”，清代沿用明朝

的称谓，称提督、总兵或巡抚也叫军门。旧
军门巷，曾经是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府邸。
丁宝桢，贵州平远人，字稚璜，咸丰三年进
士，同治二年，擢山东按察使，会同僧格林
沁弹压过宋景诗和捻军。被清政府先后授
予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赏
头品顶戴，太子太保，后又调任四川总督。
故称“丁军门”。他智斩安德海，其刚正不
阿的品质在济南人民心中写下了辉煌的
一页。他创办山东机器局，在山东、四川大
兴“洋务运动”，创办山东的军事机械制造
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丁宝桢创办山东机
器局时的创业思想和其经营管理方式就
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今天看来也是高效与
务实的。他于1875年11月开始筹建山东机
器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1876年
丁升任四川总督，又着手建立四川机器
局。他创办这两个近代军事企业，首先是
他亲身感受到了新式枪炮对于军事作战
上的优越性，对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起了
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对抗列强的侵
略。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和英、法
等国的对外关系立即紧张起来，身为山东
巡抚的丁宝桢认为山东地处海防前哨，又
是护卫京畿地区的重要屏障，必须加强海
防。1874年和1875年，日本侵犯台湾和英国
侵略云南事件相继发生，这更使他深感创
建山东机器局刻不容缓。为此，他多次上
奏朝廷明确指出，创办机器局，制造枪炮
是因为它们实为御侮利器，“中国自强之
术，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

丁宝桢深知创办企业需要人才。为
此，他把选拔人才作为第一要事。他说：

“练兵必先利器，制造尤贵得人。”在他的
悉心罗致下，不少有用人才如张萌恒、薛
福辰、徐建寅、曾昭吉等，纷纷招到山东机
器局。张萌恒原系湖北候补道员，广东人，
对炮台、机器各事见闻极多。徐建寅是著
名科学家徐寿的次子，于机械、物理、化学
深有研究，到山东后被委任为山东机器局

第一任总办。正是由于丁宝桢十分重视人
才的挑选与使用，川、鲁两省机器局才办
得有声有色。

在创办过程中，丁宝桢对于选择厂址
也是慎之又慎。为此，他基于“三利”而设
厂：“设厂内地，不为彼族（外国侵略者）所
觊觎，万一别有他事，仍可闭关自造，不致
受制于人，利一也；附近章丘、长山等县
煤、铁矿产富饶，民间久经开采，但就内地
采料，已觉取资无穷，纵有闭关之时，无虞
坐困，利二也；秦、晋、豫、燕、湘、鄂各省由
黄（河）、运（河）溯流而上，一水可通，将来
制造军火有余，可供各省之用，转输易达，
利三也。”考虑的是十分周到的。

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也是必不可
少的。1876年他派徐建寅去上海购买英
国普恩公司制造弹药的机器和马蒂尼
枪的设备，又从福建调来“万年春”轮专
事运输。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另外，
在经营方式、雇工用工方面也都有许多

值得称道的地方。
还应当记述的是，丁宝桢在济南创办

了尚志书院。对于教养风化，选拔人才都
是很有作用的。他聘请了许多饱学之士来
书院讲学。其中，就有我市著名画家弭菊
田先生的曾祖弭道彰，他于地理学、心理
学和经济学都有研究。为济南地区培养了
不少人才。

旧军门巷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这里
是新华电影院的旧址。那时候济南的电影
院比较少，历下区的新华电影院占据着非
常重要的位置，最受人们欢迎。我读小学

（南城根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假期都给
学生一种季票：一个小本本，每看一次电
影就撕下一张，其价格非常便宜，也就是
几分钱的样子，假期之中可以随时去看。
那时的电影票价是1角5分，彩色影片的票
价两角。

今天恒隆广场的西边是曾经的卫巷。
卫巷，因为有“卫”，所以才称“卫巷”。什么是
卫呢？卫，就是封建社会朝廷的武警部队，
各个朝代建制不同，其名称也相差很大。

卫以下又设千户所、百户所。在济南
西郊就有“闫千户”村，可以一瞥旧时卫的
建制遗迹。在卫巷里面有卫的官署，其旧
址辛亥革命之后改建为济南第一师范小
学，后来改为南城根小学，再后来改为黑
虎泉西路小学。

如今，这条充满着军事意味的老街
已经消失了，成为现在的恒隆广场。只
有这名字还能让我们回忆起旧时的风
貌，从这条街上飘过来的微风还能听见
几百年前战马嘶鸣，折射出光怪陆离的
刀光剑影。

明府城史话

济南方言里有“木乱”这个词——— 权且
这样写吧，因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写法和
释义。在济南，“木乱”一词一般是这么用的：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蓑衣呢，木乱我一上午
了。”这个词还有一些衍生，比如“迷离木乱”

“迷留木乱”等等。它表示心情烦躁、郁闷、焦
躁，不舒服、不痛快，又发泄不出来。就如同
长了一身疥，三伏天穿着大棉袄站在大太
阳地儿底下，浑身刺痒又不得挠，这么一种
状态。

“木乱”的写法，很多人认为应该写作
“没乱”，这里的“没”字读作“mò”，是古代话
本小说、散曲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没
乱”一词较早的出处是金代董解元所写的

《西厢记诸宫调》，书中第三卷有这么一句：
“空没乱，愁把眉峰暗结。”元代曾瑞的《集贤
宾·宫词》套曲也出现过“没乱”这个词：“睡
不着，坐不宁，又不疼不痛病萦萦。待不思量
霎儿心未肯，没乱到更阑人静。”在明代话本
小说《金瓶梅》中，这个词也出现过多次：“不
去出来，也不行事，急的妇人春心没乱。”

至于“迷留木乱”，在元明话本小说里也
经常出现，一般写作“迷留没乱”。如上文提到
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卷七有这么一
句：“最难甘眼底相逢，有情夫婿，不得团圆！
好迷留没乱，教人怎舍拼。”同样是《西厢记》，
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里也出现过
这个词：“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迷留
没乱”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写作“没撩
没乱”。元代武林隐所作散曲《蟾宫曲·昭君》
中就是这么写的：“哀哀怨怨，一曲琵琶，没撩
没乱离愁悲悲切切，恨满天涯。”明代施耐庵

《水浒传》第七回里也有这么一句：“过了两三
日，众多闲汉都来伺候，见衙内心焦，没撩没
乱，众人散了。”但不管是“迷留没乱”还是“没
撩没乱”，“没乱”一词总是没有歧义的。

“木乱”一词的写法似乎就这样圆满解
决了，但回过头来想，为什么要写成“没乱”
呢？对这个词的起源仍是解释不清楚的。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没乱”这个词存续
的时间段基本是元代和明代，清以降很少
使用。而“没乱”的出处，多是在话本小说和
散曲中，也就是说正统的文人不用这个词。
所以，“没乱”这个写法只是元明时代的一个
口语记音，并不是该词的真实写法。

其实，无论是“木乱”还是“没乱”，两种
写法都不正确，它的本字应该写作“瞀乱”。

“瞀”，现在一般读作“mào”，从目，敄(wù)
声。“瞀”字的本义是指眼睛昏花、目眩，引申
为心绪紊乱，或者愚昧无知。《文选·宋玉·九
辨》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
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的诗句，对于

“瞀”字，张铣注释：“叹与相绝而不见，使中
昏乱迷惑也。瞀，昏也。”“瞀乱”一词很早就
出现了，指昏乱、精神错乱等含义，是古代较
为常见的书面语。如《后汉书·廉范传》中就
使用过这个词：“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
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诃之曰：‘君
困厄瞀乱邪！’”在古代诗词中，这个词也经
常被使用，如唐代王维《宋进马哀词》诗中就
写到：“忽思瘗兮城南，心瞀乱兮重昏。”一直
到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乐仲》中也能见
到这个词：“瞀乱中觉有人抚摩之，目微启，
则母也。”

“瞀乱”是如何演变为口语的“木乱”或
“没乱”呢？“瞀”字的韵母“ao”是一个开口大
的圆唇响元音，它的发音口型介于“a”与“u”
之间，即是一个音段，也是一个音素。在方言
的流变中，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变化。在“没
乱”这个口语流行的金、元、明三代，正是中
国北方人口流动最频繁的时代，也是方言
口语变化趋同的时代，文言中的“瞀乱”就在
这个时代演变为口语里的“没乱”。而到了清
代，当人口流动逐渐稳定，这个口语化的读
音就沉淀到了各地的方言中。

不只是济南话的读音里有“瞀乱”，陕西
关中人用以表示情绪烦乱、心情难受又没
有办法时也用“瞀乱”，读音和语境是相近
的。唯一不同的是，济南话里“瞀”字念作

“mu”，读轻声，而陕西人把“瞀”字读作
“mú”。不难看出，济南话中的“mu”更接近
于读“mò”的“没乱”。

如今，“瞀乱”这个词在书面上已经很少
见到，却在只会写“木乱”白字的济南人的舌
唇间，展示了顽强的活力。这么说来，济南话
还是很古雅的。

与王公贵族、商贾大户不同，平民
子弟玩虫则有另外的意趣。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文革”后
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学校聘用
过一位韩姓大爷做传达，那时候他大
概也有60多岁了，算来应该是清末民
初生人。“文革”时期，社会混乱，没人
尊老爱幼，老师都斗过，何况他呢，学
生们都管他叫“韩老头子”。

我挺喜欢和韩大爷聊天，因为他
小时候玩过蛐蛐，有的聊。我们那所小
学校是座大庙改的，据说是孔庙。从建
筑格局看，是典型的庙宇形制，坐北朝
南，石拱门，一边一个圆形的窗，像是
两只大眼，韩大爷的传达室就在东边
的这正是大眼睛所在的屋，放了学，有
时候不走，就去他屋里和他聊天。我对
民国时期人们玩蛐蛐的情况有些微了
解，最初就得自他的讲述。

老济南有两重城墙，内城城墙现
在仍保留着东南一角，就是解放阁。当
时的城墙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建制，外
有砖石护卫，很坚固，墙外有护城河，
今日仍在。济南号称发多大的水，城里
都不会被淹，和有这条护城河有关，水
虽大，但都绕城走了，进不了城。济南
的外城城墙称为“圩子墙”，当初是为
防捻军而建，虽是版筑土墙，但是捻军
就没打下济南城来。南圩子墙就是现
在文化西路一线，从那儿出去不远，正
直向南就是千佛山了，算是郊外。

他那时候逮蛐蛐主要是在南圩
子，成年人才有去长清逮蛐蛐的，小孩
子跑远了家里不放心，就是去南圩子，
大人们也不允许晚上去，怕遇上狼，让
狼叼了去。

韩大爷说狼的事，好多同学都不
信，都说“别听韩老头子胡说”，不过我
还真信。我听我父母说过，他们刚进城
的时候，机关设在解放桥外贸易楼附

近，今天说起来就是中心医院西邻。那
时候各单位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饮食
问题，反正外面有的是空地，所以就养
了一圈羊，有一回半夜里来了狼，负责
警卫的叔叔开了枪，狼临死的时候，忽
然扑上来就咬，一口把刺刀咬弯了。“文
革”的时候，家长们都下放到了“五七干
校”，有两位叔叔在单位算年轻的，负责
管理这些爹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们，他是
其中之一，很严厉，我们都挺怕他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济南老城区周边
还有狼，二十年代肯定狼也少不了。

韩大爷说他们那会儿逮蛐蛐逮了
大个的，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就能卖钱
了，卖给大人，如果人家相中了，看着
给，也不会讲价钱，人家根据蛐蛐的品
质，能给三五个“铜板”。现在的孩子可
能都没见过铜板，就是晚清、民国以来
流通的机制币，紫铜的，拿在手里沉甸
甸的。逮蛐蛐要趁天刚亮，那会儿好
逮，逮了一早晨，也饿了，卖掉几条蛐
蛐，手里有了钱，就去吃打卤面，两个
铜板一碗，要是再加一个铜板，就能吃
个“带拐弯的”，他说“就是一份面加两
个菜帽”，我理解就是双份的卤子，汤
宽料足，想来比较过瘾。不过我不知道
我理解的对不对，因为他这种说法，我
后来再没听人说起过。

逮一上午，运气好的话，能卖十几
个铜板，吃了打卤面，回家就不用吃饭
了，再把剩余的钱交给妈妈，妈妈直夸
他懂事，觉得自己和个大人似的，心里
别提多高兴了。剩下卖不掉的蛐蛐就
自己养着，斗着玩，里面也有厉害的，
一气儿能咬十个八个不败，有一回他
的一条蛐蛐在街上咬出了名，有玩家
专门找上门，给了一块大洋拿走了。他
妈妈高兴地呀，还给他扯了新衣服。不
过这种蛐蛐他也就玩过这么一条，再
没逮到过。

真的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蛐
蛐是他们难得的零食和零花钱，是妈
妈的夸奖，是孩子们单纯的快乐。我们
上学那会儿，蛐蛐市场早就没有了，卖
蛐蛐那叫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尾
巴”，得割。我们逮蛐蛐就是为了玩。小
男孩都有好胜心，谁都惦记着逮个大
王，咬遍全街无敌手。其实那时候生活
依然贫困，也有些顾家的孩子，我们忙
得昏天黑地在外面逮蛐蛐，人家整个
暑假在家里帮着大人糊火柴盒、钉扣
子，挣点钱补贴家用。糊一个火柴盒才
几厘钱，一家人忙一天也才挣个几毛
钱，现在想来怪心酸的。

据秦若轼先生的回忆文章称：
“清末民初济南即有蛐蛐市场，如

老城里的布政司小街、南关东燕窝、西
关筐市街等，解放前后则在升官街。20
世纪50年代初城墙拆除后蛐蛐市场转
到林祥门外的小土山(在人民商场西
邻)侧的一条弧形小街上……

升官街的蛐蛐集市上，多是由泰
安、宁阳、肥城、乐陵等县来的贩子，携
带成篮、成筐的蛐蛐，摆摊兜售。”

秦先生提到的布政司小街就是现
在的省府东街、省府西街，升官街在光
绪壬寅年(1902年)《省城街巷全图》上
有载，南临城墙，北拐能通天地坛街。
清代的巡抚衙门、民国省政府都设在
珍珠泉，出入城，都要走院前街、天地
坛，再拐升官街出南门这条路线，所以
这条街热闹得很。

济南人中也有以逮虫、售虫为生
的，从长清、肥城逮了虫，多数是闷在
竹筒里，十四只为一把，只有大的、好
的才装在小甏里，最好的叫做筐头，只
给大户留着，回了济南，先不回家，挑
了担子，先送大户，要的就是风尘仆仆
的样，大户挑完了，才去集市售卖。

卖蛐蛐这行当，养活了不少人家呢。

【齐鲁斗蟋旧事㈧】
□白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

□耿仝

木 乱

【方言拾趣】

□武存中

▲旧军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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